城市公共空间的大博物馆意义

——论徐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公共空间的有机融合

论文摘要：本文结合文化遗产的特征分类，探讨了在徐州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如何使一些遗产的物质形态、内涵与城市公共空间有机融合，从而更加生动深刻地展示历史文化于城市中，使城市自身成为一个充满感召力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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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张奚若向毛泽东描述茂陵：“一无所有，气象万千”[1]。大师的眼光固然非比寻常，但城市是每一个人的，历史留给城市的痕迹如果已经“一无所有”，人们如何感受得到“气象万千”呢？

    城市的气象万千由何而来？来自民族气质，地方特色，历史积淀。

    徐州是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应进一步树立这样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

    每个城市都为文物的集中保存展示建了综合性博物馆，但要想被一个城市的底蕴气质感染，城市自身就应当是个博物馆，重叠着历史的痕迹。应以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理念，使徐州6000多年的文明史从书卷中走到城市公共空间（本文指除综合性博物馆之外、面向所有公众开放的城市空间，主要指室外空间，也包括面向所有公众的室内空间。）中来，以使人们时刻都能感受到徐州城市自身就是最生动的大博物馆。

一、不可移动的历史实物遗存应有机组织到城市公共空间中来

历史并非没有留下人们看得见的实体与空间，但是，为什么人们往往对其视而不见，或者看到了也难发思古之幽情？——因为它们并没有被很好地组织到城市空间里来。

就遗产保护与城市公共空间的结合，徐州应系统的进行以下探索——

1、保护山水形胜、古城格局与尺度

中国古代城市选址无不体现庄子《齐物论》中“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山水形胜折射了古人对人地关系的思考；城市格局与尺度也揭示了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所以这本些身就是一种历史实物遗存。

但今天人们却总盲目凌驾于古人对环境的哲学思考之上，漠视并破坏了形胜格局尺度，这在高速城市化地区尤为常见。徐州在此方面也有许多不足之处。

徐州先天的资质并不差——徐州古城为穴，城穴四周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格局一应俱全。城穴之外又有汴泗交流的胜景。苏轼《放鹤亭记》说：“彭城之山、岗岭四合，隐然如大环”。徐州应在未来的城市建设中，将有碍于此天然形胜的项目逐步拆除，还原彰显徐州古城的人地智慧。

徐州的古城格局宏观（几条主路）尚在，但中观（坊里）微观（地标个体）却几乎毁坏殆尽。以古城中轴线的中观、微观格局为例：彭城路步行街的规划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古城中轴线的被认知程度；但彭城路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仍旧没有在城市空间中展示出来。这条中轴线的精彩体现在物质形态上，是一条路径串连若干节点、标志与区域，具体说来，从北到南依次为黄楼、府衙（东有文庙），权谨牌坊 、鼓楼、回龙窝历史街区、南门、南门桥、南门外大街（即今天的彭城路步行街）。但这些遗产或被毁、或被迁移、或年久失修等，谁能在这条路上品位悠长的历史呢？

徐州市区内传统的尺度已绝大部分被破坏，但有一些空间仍保持着原先的尺度，我们应在规划中关注遗产自身和遗产周围的尺度，这样才符合我们的文化认知。因为如同人的皮肤一样，熟悉的尺度对精神具有呵护作用。

2、 保护名城景观视廊、天际线

老城里总有一些视廊，联系着我们重要的观景点与景观点，无论人们希望看到的是山川丘陵还是碑塔楼阁，都反映了这个城市里人们的精神凝聚所在，折射了人对生存空间的思考。天际线也有同样作用。

徐州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规划了若干条视廊，比如以戏马台为观景点，延伸至云龙山、子房山等四条视廊，并规定了视廊内建筑控制高度；但是对于视廊的规划，我们还应当进一步结合人的社会心理、行为习惯、生理特征、价值取向等方面，只有这样，城市这座博物馆才能真正为人所体会。

徐州本有几处制高点，如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等。但其周围却没有对建筑的高度体量进行严格限制，以至人们体会不到他的伟岸丰姿。除了应制定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范围，还应该提出具体深入的天际线控制要求。

3、古城保护的维度纵深发展

    从1194年黄河夺泗入淮至1885年黄河改道由山东利津入海，徐州屡次被黄河淹没，从而形成了徐州城下城的奇特景观，它不光见证了悲壮的历史，更见证了徐州人民的自强不息。我们还将在城市建设中不断与这些地下的历史重逢，我们不应该将他们视作建设的阻碍，而应当视作城市珍贵的烙印。当保护向地下这个纵深维度深入时，人们行走在徐州的土地上，就知道行走在一段厚重的历史上。

4、绿化有机结合保护区域、节点
绿化与遗产的结合不仅体现在植物的文化属性对遗产的衬托上上，还可使遗产串联成文化与生态的城市网络。

徐州户部山历史文化街区是徐州一颗美丽的明珠，在对其的保护中，保留着这样的场景——状元府中春去仍有槐香留，翟家大院丹桂飘香云常伴，郑家大院窗前犹绽石榴花。

徐州规划了三条滨河绿带，每条河流都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明。滨水的文化遗产如颗颗珍珠被绿带串成美丽的项链。

5、提升城市空间中遗产的整体保护战略

每个城市的历史遗存都可以划分成若干种风貌（比如近代商业风貌）或内涵（比如战争文化），而每一种都拥有一些实物。如未能整体保护，一则单体价值高的遗产魅力会打折，二则单体价值低的遗产被漠视，三则城市空间的历史风貌单薄。                           

 徐州留下了丰厚的两汉文化遗存，如汉墓群。个别汉墓价值很高，已实施保护规划，但所有汉墓未被保护规划成一个精彩的体系。应当结合城市空间制定汉墓群体保护规划。其中一些西汉末期的汉墓规模较小，陪葬品规格也较低，但以整体保护的战略来实施，人们就会清晰地看到汉王朝由胜而衰的历史脉络，同样也会品位出这种看似单体价值不高的汉墓的历史价值来，而其周围的城市空间也因其产生特色。

6、还一些遗产到城市公共空间中来

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古建筑仍被圈在一些单位的院落里，许多人无从感受其存在。
比如，徐州仍存的明代建筑文庙在这个屡受黄患的城市显得尤其珍贵，现位于徐州市第二中学院内。应通过迁移二中，原址整体复原文庙，以将它归还到城市公共空间中来，并恢复它周围的形胜景观。

二、可移动的历史实物遗存应有选择的展示在城市公共空间中

城市公共空间不仅是不可移动文物的博物馆，也应是可移动文物的博物馆。
1、低等级可移动文物与城市公共空间的结合

常听某个地方挖出了碑瓦瓶罐等器物。通常它们被送进博物馆。但往往这些等级不高的文物就此被库存，有些甚至连库存的待遇也没有，堆放在空闲角落里。即便它们被修复展出，有多少人会光顾这样从单体上看来价值并不高的文物展览呢？馆门一入深似海，对于这种低等级文物，对于游客和市民，对于这座城市，都是没有意义的。

可以换一种思路——对于这些对保护展示条件要求并不是太高的可移动文物，可以城市设计甚至建筑设计的手法就地保护并展示。假设某地下商业街中可划出一定的空间展示保护就地出土的低等级文物。这样，城市可因与它们的融为一体而使自身的历史脉络清晰地展示在人们眼前，它们也成为城市历史的积极见证而重新焕发生命力，人们对城市的过去也有了更具象生动的体验。

2、较高等级可移动文物与城市公共空间的结合

至于一些等级较高的可移动文物，因其所在遗址确实不宜搬迁，而文物又与遗址形成紧密的整体，同时对保护展示条件要求又相当苛刻的，就地保护展示是最好的选择。洛阳东周王陵遗址“天子驾六”车马坑的保护展示方法是个很好的范例。它采用了原址原地、地下封闭建馆的保护展示办法，让参观者在地面通过摄像探头观看车马坑。

徐州也在探索以上述思路结合具体问题来指导对城市出土文物的保护。一个已有的优秀案例是，徐州狮子山汉兵马俑坑的就地展示与狮子山楚王陵、其周边的山水形胜、公共绿地等形成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非物质形态的历史遗存也应尽量体现在城市公共空间中

1、仅存记载的历史事件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体现

一些历史事件已仅存记载，其曾经上演的舞台——具体对应的城市空间或者建筑物、构筑物已经不存在了，但这些事件对于城市的集体记忆是至关重要的，以至可以影响到人们对于城市的整体或者局部物质形态的认知与认可。中国四大古代名楼中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都是经过了历代包括当代的屡次重建而形成今天的风貌。

汉高祖十二年，“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刘邦，在其故里今徐州沛县高唱《大风歌》，沛人感其场景，因台作室，名曰“歌风台”，与泗水交相辉映。后歌风台一次次毁于黄患，又一次次被重建，今歌风台重建于1997年，与歌风碑共诉那段荡气回肠。

徐州还有许多名人典故。比如华佗在徐州渡过的半生。但徐州有许多相关于华佗的遗产已荡然无存，所以我们应当以城市空间中的物质形态来纪念这位曾在徐州作出许多贡献的名医。

2、 民俗、曲艺需要城市公共空间载体

民俗及曲艺作为遗产，也需要一定的空间作为载体。假设没有可供纳西古乐向公众演奏的场所，古乐何去何从？

徐州泰山上有座碧霞元君祠，泰山庙会即以山和祠为核心。文革中祠被拆毁，1993年重建。热闹的泰山庙会和祠中旺盛的香火证明了场所是满足人们民俗需求的必须途径。

徐州还有许多民俗曲艺，或消失或濒危，如能在城市空间中重新找回属于它们的空间，徐州的地域文化特征岂不更加鲜明？

3、民间传说立体地展示于城市公共空间

民间传说也是一种遗产，它折射了人对生存环境的认知，体现了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理想。让传说渊远流长，不仅应让它停留在书卷中流传在群众中，更应让它立体地展示于城市空间中。

徐州黄河故道的显红岛，就是为了纪念一个美丽的传说——苏姑投水救城。苏姑是传说中苏轼的女儿——虚构的人物，但她的故事却反映了徐州人民对苏轼的爱戴，和在治水历史中表现出来的坚韧与向往。谁说故事就是故事，许多故事都可以用有形的手法比如城市公共空间与建筑、构筑物、雕塑、植物等的有机融合来体现。

结语： 

   徐州原本就是一个气象万千的城市，但其光华已渐渐暗淡在城市的日新月异中。徐州，还有所有的城市，都应成为一个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可以随时触摸到历史痕迹的城市，一个让我们身在其中就如同身在大博物馆里的城市。

注释：

[1] 中新社记者 沈嘉：《人大代表张廷皓：割裂传统的现代化是最大的贫瘠》，人民网>>中国人大新闻>>新闻专题>>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代表之声， 2006.03.13.，http://npc.people.com.cn/GB/28320/58835/58840/41937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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